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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半
年
前
，
我
申
請
了facebook

賬
號
，
暱
稱
用
的
是

表
弟
的
名
字
。
於
是
每
過
一
兩
天
，
電
子
郵
箱
裡
，
就

會
收
到
一
封
用
表
弟
名
字
開
頭
的
郵
件
。
到
現
在
，
收

到
的
郵
件
超
過
六
十
封
了
吧
。
我
假
裝
自
己
很
忙
，
一

次
也
沒
有
打
開
過
。

表
弟
大
學
學
的
是
平
面
設
計
，
畢
業
了
在
一
家
廣
告
公
司

做
設
計
師
。
我
比
他
早
畢
業
，
一
直
在
報
館
做
記
者
。
工
作

的
時
候
，
忙
着
到
處
採
訪
趕
稿
。
不
忙
了
，
就
去
看
風
景
，

大
山
大
河
、
大
海
大
湖
，
這
幾
年
看
過
不
少
，
甚
至
在
看
風

景
的
路
上
，
還
結
識
了
一
些
聊
得
來
的
朋
友
。
不
過
，
似
乎

從
來
沒
有
想
過
，
到
表
弟
工
作
的
城
市
去
看
看
他
。
只
是
工

作
需
要
處
理
一
些
照
片
的
時
候
，
我
會
通
過Q

Q

把
圖
片
給

他
。
不
管
他Q

Q

顯
示
是
否
在
線
，
只
要
稍
微
等
一
會
兒
，

色
彩
和
明
暗
處
理
得
恰
到
好
處
的
照
片
，
就
會
從Q

Q

那
一

端
發
過
來
給
我
。Q

Q

兩
端
不
同
城
市
的
我
們
，
默
契
到
沒

有
寒
暄
客
套
，
也
沒
有
一
句
廢
話
。

我
和
表
弟
是
一
起
長
大
的
，
他
只
比
我
小
三
歲
。
我
自
小
成
績
好
，

也
任
性
，
不
願
意
受
一
丁
點
的
約
束
。
雖
是
家
中
獨
子
，
他
卻
乖
巧
而

寡
言
。
我
看
書
的
時
候
，
他
就
在
一
旁
安
靜
地
翻
自
己
的
課
本
。
我
在

家
外
面
的
河
邊
悶
悶
的
不
想
說
話
，
他
就
坐
在
不
遠
處
的
槐
樹
下
，
一
個

下
午
都
不
出
聲
。
即
便
如
此
，
他
還
是
喜
歡
跟
我
呆
在
一
起
。
中
考
前
，

我
在
房
間
裡
溫
書
，
隔
着
灰
綠
色
的
窗
紗
，
他
在
窗
下
和
隔
壁
的
小
男
孩

聊
天
。
我
聽
見
他
對
那
個
男
孩
說
，﹁
你
哥
沒
有
我
哥
厲
害
，
我
哥
可
牛

了
，
這
次
作
文
比
賽
又
考
了
全
校
第
一
。﹂
那
時
候
他
才
剛
剛
小
學
三
年

級
，
驕
傲
的
樣
子
，
什
麼
時
候
想
起
來
，
我
都
覺
得
心
裡
暖
暖
的
。

人
長
大
了
心
會
野
，
性
格
也
會
變
。
像
歌
裡
唱
的
那
樣
，
長
大
了
，

背
着
一
個
大
大
的
旅
行
包
，
我
如
願
以
償
離
開
家
，
去
幾
千
里
以
外
的

地
方
唸
大
學
，
然
後
工
作
，
然
後
奔
波
。
偶
爾
回
家
，
準
會
遇
到
已
經

是
設
計
師
的
表
弟
。
皮
膚
白
皙
、
外
表
陽
光
的
他
，
讓
人
看
着
就
覺
得

賞
心
悅
目
。
也
不
知
道
，
是
否
因
為
我
說
過
，
設
計
師
的
水
準
不
在
頭

髮
長
短
，
而
在
於
內
心
是
否
充
盈
。
畢
業
多
年
，
他
始
終
都
是
一
頭
清

爽
的
短
髮
。

我
們
的
生
活
軌
道
，
彷
彿
是
平
行
的
兩
條
軌
跡
，
除
了
屈
指
可
數
的

幾
次
聊
天
之
外
，
誰
也
沒
有
再
深
入
過
對
方
的
生
活
。
直
到
三
年
前
的

一
天
，
我
花
了
一
整
天
的
時
間
，
看
了
他
發
在Q

Q

空
間
裡
的
所
有
文

字
，
我
才
知
道
，
我
有
多
麼
的
不
了
解
他
。

他
在
空
間
裡
說
，
上
大
學
的
時
候
，
他
第
一
次
戀
愛
，
和
女
朋
友
一

起
養
了
兩
隻
烏
龜
，
一
公
一
母
。
兩
個
人
分
手
後
，
那
隻
母
烏
龜
過
了

不
久
就
死
掉
了
。
他
很
自
責
，
自
己
連
烏
龜
都
照
顧
不
好
，
只
好
難
過

地
把
另
外
一
隻
送
了
人
。
他
整
日
整
夜
在
網
上
和
陌
生
的
人
說
陌
生
的

話
，
或
者
聽
那
些
他
翻
來
翻
去
反
覆
循
環
播
放
的
歌
。
他
說
有
很
長
一

段
日
子
，
都
會
因
為
夢
到
她
而
無
法
再
入
睡
，
失
去
她
就
像
是
失
去
了

整
個
世
界
。

那
一
年
光
棍
節
，
他
曾
經
和
幾
個
朋
友
一
起
，
在
廣
場
上
擺
出

﹁11.11

﹂
的
造
型
。
他
堅
持
要
做
中
間
那
個
點
，
他
說
這
樣
拍
出
的

照
片
，
他
會
覺
得
自
己
看
起
來
胖
一
點
。
那
一
年
平
安
夜
，
他
說
加
班

到
晚
上
十
點
鐘
，
才
發
現
狂
歡
籠
罩
着
的
城
市
，
自
己
居
然
無
處
可

去
。
獨
自
走
在
街
上
，
竟
然
被
疾
馳
而
過
的
一
輛
車
子
刮
到
了
眼
鏡
。

無
框
的
鏡
片
，
在
他
臉
上
拉
了
一
條
細
長
的
口
子
。
回
到
宿
舍
對
着
鏡

子
，
他
自
嘲
，
這
個
平
安
夜
真
是
不
平
安
。

一
個
人
生
活
的
時
候
，
他
曾
經
養
了
三
隻
小
狗
。
當
其
中
兩
隻
都
因

為
拉
肚
子
掛
掉
之
後
，
他
把
另
外
一
隻
交
給
別
人
去
養
。
他
說
這
就
像

他
的
愛
情
，
看
着
別
人
能
給
她
幸
福
他
也
為
她
開
心
，
自
己
給
不
了
她

幸
福
，
那
就
放
愛
一
條
生
路
吧
。
他
也
曾
為
性
格
強
悍
的
好
朋
友
準
備

結
婚
感
到
開
心
，
卻
又
替
瘦
弱
的
新
郎
捏
了
一
把
汗
，
忍
不
住
跑
去
跟

對
方
說
，
兄
弟
你
可
要
挺
住
啊
…
…

三
年
前
的
這
個
時
候
，
北
京
的
冬
天
，
來
得
比
往
年
都
要
早
。
人
民

大
會
堂
裡
正
開
着
十
八
大
。
這
個
國
家
的
最
高
決
策
層
，
準
備
要
換

屆
。
我
在
北
京
夜
以
繼
日
，
為
了
採
訪
趕
稿
。
我
們
那
個
覺
悟
甚
高
的

家
，
竟
沒
有
一
個
人
告
訴
我
：
表
弟
忽
染
時
疫
，
不
治
而
終
。

假裝你還在

海
內
外
不
少
輿
論
都
提
到
，
瑞
典
學
院
的

委
員
過
去
對
紀
實
文
學
一
直
不
予
置
喙
，
評

價
也
不
高
。
這
次
獎
項
給
了
專
寫
報
告
文

學
、
甚
至﹁口
述
歷
史﹂
的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Svetlana
A
lexievich)

是
一
次
突
破
。

這
一
說
法
不
免
有
偏
頗
之
處
。

早
年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委
員
會
也
曾
頒
授
兩
部
歷

史
作
品
。
其
一
是
一
九
零
二
年
蒙
森(M

om
m
sen)

獲
獎
的
︽
羅
馬
史
︾(T

he
H
istory

ofR
om
e)

；
其

二
是
一
九
五
零
年
羅
素(R

ussell)

的
︽
西
方
哲
學

史
︾(A

H
istory

of
W
estern

Philosophy)

也
獲

獎
。至

於
跡
近﹁口
述
歷
史﹂
的
，
則
有
一
九
五
三
年

邱
吉
爾
的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回
憶
錄
︾
，
也
獲

此
殊
榮
。

不
同
的
是
，
這
都
是
大
半
世
紀
前
獲
獎
作
品
，

此
後
並
沒
有
同
類
作
品
獲
獎
。

此
外
，
以
上
這
些
作
品
是
以
歷
史
的
筆
觸
來

寫
，
而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是
以
現
實
社
會
的
現
場

實
錄
為
經
緯
的
。

不
管
怎
樣
，
瑞
典
學
院
又
重
新
對﹁非
虛
構﹂
寫

作
予
以
重
視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生
於
烏
克
蘭
，
父
親
是

白
俄
羅
斯
人
，
母
親
為
烏
克
蘭
人
。
她
在
白
俄
羅
斯
長
大
，

雙
親
是
教
師
。
她
在
大
學
攻
讀
新
聞
，
畢
業
後
從
事
教
職
及

記
者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她
開
始
創
作
紀
實
文
學
生
涯
，
最
為
人

熟
悉
的
是
︽
烏
托
邦
之
聲
︾
系
列
作
品
，
透
過
個
人
觀
點
描

寫
前
蘇
聯
時
期
及
解
體
後
的
人
民
生
活
。

過
去
已
經
有
數
以
千
計
以
戰
爭
為
題
材
的
作
品
。
不
過
，

那
些
書
通
通
都
是
由
男
人
寫
男
人
的
。
關
於
戰
爭
的
一
切
，

我
們
往
往
只
是
從
男
人
筆
下
得
到
的
。

換
言
之
，
讀
者
耳
濡
目
染
的
，
全
都
是
男
性
的
戰
爭
觀
念

和
戰
爭
感
受
，
連
語
言
都
是
男
性
化
的
。

為
了
突
破
男
性
視
角
的
局
限
，
在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當
記
者

期
間
，
她
費
時
四
年
，
走
遍
二
百
多
個
城
鎮
與
農
村
，
採
訪
了

數
百
名
曾
經
參
加
和
被
捲
入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裡
的
蘇
聯
女

性
，
戰
士
、
游
擊
隊
員
和
後
勤
人
員
，
記
錄
下
她
們
的
談
話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寫
成
︽
我
是
女
兵
，
也

是
女
人
︾(W
ar's
U
nw
om
anly

Face)

初
版
，
另
一
中
譯
為

︽
戰
爭
面
孔
不
是
女
性
的
︾
。

在
蘇
聯
︵
包
括
白
俄
羅
斯
︶
，
寫
戰
爭
題
材
的
作
品
更
多
的

是
正
面
謳
歌
戰
爭
英
雄
，
而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的
文
字
裡
，
體

現
的
則
是
戰
爭
對
生
命
的
摧
殘
以
及
軍
人
對
戰
爭
的
反
思
。

她
的
作
品
與
官
方
腔
調
迥
異
，
被
指
醜
化
了﹁
紅
軍
英

雄﹂
的
形
象
，
因
而
被
當
局
封
殺
了
。

直
至
兩
年
後
，
一
九
八
五
年
戈
爾
巴
喬
夫
上
台
推
動
改

革
，
這
本
書
才
被
解
凍
，
得
以
面
世
，
至
今
全
球
已
經
售
出

超
過
二
百
萬
本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寫
︽
鋅
皮
娃
娃
兵
︾(Einky

Boyo)

，
以

蘇
聯
入
侵
阿
富
汗
事
件
為
背
景
，
觸
發
了
政
治
地
雷
，
作
品

在
白
俄
羅
斯
被
封
殺
。

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二
月
蘇
軍
入
侵
阿
富
汗
，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戈
爾
巴
喬
夫
把
軍
隊
完
全
撤
出
，
這
場
從
未
宣
戰
的
戰

爭
打
了
將
近
十
年
。

︽
鋅
皮
娃
娃
兵
︾
寫
的
就
是
這
場
蘇
聯
國
土
之
外
的
戰

爭
，
一
個
超
級
大
國
深
陷
戰
爭
泥
淖
而
無
法
自
拔
，
而
對
內

卻
宣
稱
這
些
二
十
歲
左
右
的
年
輕
人
是
去
執
行
共
產
主
義
的

偉
大
任
務
，
到
阿
富
汗
幫
當
地
修
建
道
路
、
醫
院
和
學

校
…
…
。

阿
列
克
謝
耶
維
奇
揭
穿
了
這
些
謊
言
，
如
實
地
反
映
戰
爭

真
相
的
殘
酷
。

(

中)

以女性視野寫女性

這
陣
子
流
感
盛
行
，
不
少
網
友
及
同
事
都
病
了
，
自
己
都
有

醫
感
冒
的
慣
用
方
法
。

不
是
人
人
有
時
間
去
看
中
醫
，
或
找
到
可
信
任
的
中
醫
，
我

們
自
己
會
買
小
柴
胡
感
冒
沖
劑
備
用
。
尤
其
是
忽
冷
忽
熱
，
又

或
不
太
肯
定
是
否
寒
感
還
是
熱
感
。
不
同
品
牌
還
有
自
家
的
感

冒
沖
劑
，
通
常
也
是
有
柴
胡
、
葛
根
、
紫
蘇
葉
、
桔
梗
等
，
都
是
中

醫
常
用
的
感
冒
料
子
。
我
們
不
是
胡
亂
推
薦
，
今
次
只
想
分
享
一
下

幾
位
網
友
和
同
事
的
經
驗
。

其
中
兩
人
感
冒
後
已
服
西
藥
，
但
服
了
兩
至
三
次
，
感
覺
更
不
舒

服
，
本
身
只
是
有
咳
，
服
後
又
便
秘
又
暈
眩
。
另
一
則
全
無
起
色
，

媽
媽
見
患
感
冒
的
小
孩
完
全
無
紓
緩
作
用
，
更
不
忍
再
餵
抗
生
素
，

於
是
走
去
藥
房
買
中
成
藥
沖
劑
，
我
們
則
只
建
議
喝
點
薑
茶
一
定
不

會
錯
，
以
及
要
多
浸
熱
浴
或
足
浴
。
最
後
她
們
大
約
根
據
自
己
的
症

狀
，
與
中
成
藥
盒
子
上
的
描
述
對
照
，
自
己
買
來
喝
。
最
年
輕
那

位

︱
小
孩
子
，
兩
小
時
後
瀉
了
大
便
，
咳
竟
減
半
，
然
後
睡
得
很

好
，
醒
後
，
媽
媽
形
容
為
好
了
七
成
。
另
外
，
約
三
十
歲
的
女
同

事
，
早
上
一
次
過
吃
兩
包
，
下
午
已
康
復
大
半
；
下
午
再
吃
兩
包
，
晚
上
告
知

已
完
全
康
復
，
我
也
有
點
難
以
置
信
。

中
醫
常
說
，
他
們
醫
感
冒
一
流

︱
這
陣
子
的
感
冒
，
看
來
非
常﹁
典

型﹂
，
一
般
沖
劑
已
能
應
付
。
有
時
候
覺
得
西
醫
又
推
疫
苗
，
或
一
堆
追
菌
種

型
號
的
感
冒
藥
抗
生
素
，
真
的
是
在﹁
帶
人
遊
花
園﹂
，
只
要
好
好
休
息
，
喝

多
點
水
，
找
點
中
藥
輔
助
一
下
，
做
做
按
摩
，
浸
浸
熱
浴
，
感
冒
很
快
便
好
。
如

今
大
部
分
情
況
是
，
大
家
接
種
了
疫
苗
，
打
入
血
液
的
活
菌
潛
藏
體
內
，
與
病
人

在
環
境
中
感
染
的
菌
來
個
裡
應
外
合
，
結
果
打
了
針
的
人
病
得
更
重
︵
美
國
的
數

據
是
大
規
模
接
種
流
感
針
後
，
感
冒
及
肺
炎
的
死
亡
率
反
而
攀
升
︶
，
又
或
是
完

全
不
能
休
息
，
唯
有
用
西
藥
不
斷
停
止
病
徵
，
感
冒
菌
便
愈
來
愈
入
體
內
深
層
。

中
藥
及
其
他
療
法
常
被
冠
以﹁
不
科
學﹂
的
罪
名
，
但
西
藥
對
於﹁
科
學
實

驗﹂
的
基
點
卻
是
人
人
的
病
相
同
，
故
才
能
做
出
對
照
實
驗
，
這
個
假
設
本
身

就
是
極
不
科
學
！
每
人
對
同
一
種
菌
，
也
會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
另
外
就
是
每
人

的
病
徵
，
也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原
因
。
所
謂
的
科
學
實
驗
，
是
把
因
為
不
同
原
因

而
咳
的
人
放
在
一
起
，
灌
以
西
藥
，
看
誰
能
停
止
咳
嗽
，
殺
掉
表
徵
，
不
信
身

體
是
正
在
自
衛
當
中
，
然
後
得
出
最
有
效
的
西
藥
，
這
過
程
其
實
極
不
科
學
！

中
醫
及
很
多
療
法
着
重
個
人
差
異
，
看
每
人
不
同
的
身
體
反
應
，
以
至
整
體
狀

況
，
扶
正
體
質
，
幫
身
體
打
仗
，
這
其
實
更
合
理
。

中藥感冒茶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人
靚
歌
甜
的
歌
星
，
台
灣
首
推
鄧
麗
君
，
內
地

該
是
毛
阿
敏
。
香
港
呢
？
不
容
易
找
，
過
去
有
一

位
葉
蒨
文
，
勉
強
稱
得
上
，
但
她
已
經
半
退
休
經

年
，
聽
眾
或
許
已
經
忘
記
她
了
。

鄧
麗
君
的
一
曲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
的
確

繞
樑
三
日
，
揮
之
不
去
，
就
算
她
唱
早
年
的
名
曲

︽
夜
來
香
︾
、
︽
何
日
君
再
來
︾
，
也
不
會
輸
給
原

唱
者
。

所
謂
紅
顏
薄
命
，
居
然
應
在
鄧
麗
君
身
上
。
她
在

泰
北
清
邁
度
假
，
如
果
不
是
急
病
失
醫
，
如
果
不
是

多
次
情
傷
而
隨
便
拉
上
一
個
法
籍
情
人
，
如
果
不
是

她
的
粗
心
大
意
，
也
不
至
死
在
異
域
。

毛
阿
敏
，
我
最
愛
聽
她
的
歌
，
也
覺
得
她
很
漂

亮
，
可
惜
她
的﹁
歌
運
不
濟﹂
，
在
內
地
和
本
港
都

並
未
受
到
重
視
。
有
說
她
曾
一
度
有
意
來
港
發
展
，

但
因
不
懂
廣
東
話
，
唱
不
了
廣
東
歌
，
終
於
作
罷
。

毛
阿
敏
人
靚
，
唱
歌
特
別
有
韻
味
，
當
年
參
加
北

京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的
籌
委
會
的
一
次
小
型
晚
會
上
，

第
一
次
對
她﹁
驚
艷﹂
。
從
此
迷
上
她
的
歌
，
總
要
千
方
百
計
去

買
她
的
唱
歌
影
碟
，
可
惜
買
回
來
都
是
不
正
規
的
翻
版
貨
，
歌
是

毛
阿
敏
的
，
背
影
卻
是
另
一
個
女
子
。
這
些
粗
製
濫
造
的
貨
色
，

總
為
欣
賞
她
的
歌
聲
打
了
折
扣
。

毛
阿
敏
有
沒
有
來
過
香
港
開
演
唱
會
，
記
不
得
了
。
但
澳
門
她
是

去
過
的
，
有
一
次
友
人
邀
請
我
去
澳
門
聽
她
的
演
唱
會
，
似
乎
人
有

點
憔
悴
。
也
許
是
如
她
的
歌
聲
所
唱
，﹁
我
不
想
再
次
被
情
傷﹂
。

聽
說
她
有
一
位
同
居
男
友
，
把
她
的
錢
捲
走
，
跑
到
外
國
去
了
。

葉
蒨
文
，
就
是
那
位
有
點﹁
鬼
鬼
地﹂
的
女
歌
星
。
她
出
生
在

台
灣
，
幼
年
移
民
加
拿
大
，
但
卻
成
名
於
香
港
。
從
一
九
九
零
年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
連
續
四
屆
獲
得
︽
十
大
勁
歌
金
曲
頒
獎
典
禮
︾

的﹁
最
受
歡
迎
女
歌
星
獎﹂
。
她
的
︽
瀟
灑
走
一
回
︾
，
唱
遍
兩

岸
三
地
，
成
為
天
后
級
的
歌
星
。

歌
星
走
紅
之
後
從
影
，
唱
過
許
多
電
影
主
題
曲
。

這
位
開
頭
不
懂
中
文
，
也
不
懂
廣
東
話
的
歌
星
，
竟
在
兩
岸
三

地
，
以
唱
國
語
和
粵
語
歌
曲
走
紅
，
可
說
是
個
異
數
。

三位紅歌星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現
代
人
沮
喪
時
，
常
常
以﹁
心
如
死

灰﹂
形
容
自
己
絕
望
的
心
情
。
但
大
家

是
否
了
解
這
個
成
語
的
出
處
呢
？

﹁
心
如
死
灰﹂
出
自
莊
子
著
作
︽
齊
物

論
︾
，
全
句
是﹁
形
固
可
使
如
槁
木
，
而

心
固
可
使
如
死
灰
乎
？﹂
意
思
是
，
就
算
形
體

被
摧
殘
得
像
枯
木
，
心
就
一
定
會
變
得
像
死
灰

一
樣
嗎
？
其
實
這
是
一
句
精
神
脫
俗
的
道
家
之

言
！
言
外
之
意
，
是
人
的
精
神
長
存
，
不
會
隨

肉
體
而
腐
朽
。
當
你
能
參
透
世
事
，
你
就
不
會

被
外
物
折
服
，
不
受
軀
體
的
限
制
，
不
再
為
人

世
間
的
煩
惱
感
到
悲
傷
。
你
的
心
神
，
可
以
遨

遊
天
地
︱
︱
當
胸
襟
像
宇
宙
一
樣
廣
闊
，
人
間

小
小
的
挫
折
，
又
怎
麼
能
使
你
傷
神
呢
？

如
此
精
妙
脫
俗
的
道
家
名
言
，
隨
着
時
間
流

逝
，
竟
然
漸
漸
被
解
讀
成
絕
望
之
意
，
我
們
實
在

愧
對
心
胸
廣
闊
、
樂
觀
豁
達
的
大
宗
師
莊
子
！

若
閣
下
一
直
有
關
注
天
命
的
文
章
，
應
該
不
難
發
覺
，

天
命
從
來
不
是
一
個
悲
觀
的
人
。
無
論
現
狀
是
好
是
壞
，

未
來
是
否
有
隱
憂
，
我
絕
不
會
自
怨
自
艾
、
坐
以
待
斃
、

否
定
一
切
。
每
次
面
對
悲
觀
的
客
人
、
朋
友
，
尤
其
是
適

逢
他
們
運
氣
低
落
，
或
預
測
到
未
來
要
面
對
黑
暗
時
，
天

命
總
是
鼓
勵
他
們
鼓
起
勇
氣
，
樂
觀
面
對

︱
我
們
預
見

未
來
，
不
代
表
我
們
要
屈
服
於
未
來
。
我
們
手
中
掌
握
的

力
量
，
比
自
己
想
像
中
大
得
多
。

你
看
，
你
一
直
以
為
的﹁
心
如
死
灰﹂
代
表﹁
心
死
到

絕
望﹂
，
事
實
恰
恰
相
反
吧
？
如
果
你
試
一
下
，
在
視
頻

網
站
搜
索﹁
死﹂
字
，
首
先
彈
出
來
的
是﹁
︽
算
死

草
︾﹂
︱
周
星
馳
的
著
名
喜
劇
電
影
或
當
中
選
段
！
不

信
？
你
試
試
！

絕
望
之
時
，
別
忘
了
提
醒
自
己
，﹁
死
灰﹂
亦
有
復
燃

之
時
，﹁
死﹂
字
也
會
出
現
在
喜
劇
中
。
精
神
超
脫
的

人
，
往
往
就
有﹁
縱
浪
大
化
中
，
不
喜
亦
不
懼﹂
的
胸
襟

與
氣
魄
！

什麼是死灰﹖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山東省泗水縣，素有泉鄉的別稱，這裡，既是
著名的儒家文化所在地，又是我的血脈之源、祖
籍故鄉。該縣泉林之畔，有多處知名的泉水，是
一處以觀泉賞景、親水品魚、休閒度假為主的生
態型園林，為國家級旅遊風景區，更有清代御苑
景區，供人們探幽尋古。
金秋時節，我們在藍天白雲、秋日暖陽的陪伴
下，去看那泉，那片久已映照心底的水泊。看環
岸的楊柳，依依拂動，翠竹亭亭，幹練凝重。不
是江南的「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而是北方
「金風簌簌驚黃葉」時候，為了這個曾經的皇家
聖地，尋找文人墨客筆下的色彩傳奇。
秋天的風景，應該是瘦的，無論是日月中的廣
寒，還是大地上的事物，還有那泉。它真的是有
點瘦了，如果許多年前，我沒有到過那泉，沒有
親眼見過它如湧珍珠，沒有掬過那冬暖夏涼、飛
珠碎玉般的泉水，就不會一意孤行，趕到季節的
最後一站，去泉林觀泉，看那汩汩不竭、湧之無
盡的泉，一眼眼騰如簾動，迤為涓流，蔚為湖
泊，形成奇觀，否則也不會對他鄉遊客說，這是
我故鄉的水，家鄉的泉。
穿過那塊御筆書寫的文武官員下馬石，眼前的
泉，便若「湧珠」、若「甘露」、若「雙睛」、
若「淘米」，擠擠挨挨，撲面而來。站在林泉深
處的古石舫上，一邊尋找歷史的遺蹟，一邊聽身
旁的遊客說，今年的雨水稀薄，泉也隨着地下水
位的下降而不太旺，幾片泉水匯成的湖泊，亦比
往年同期淺了許多。儘管這樣，但那集聚而來的

各路水渠，仍然滔滔不絕，絲毫沒有給人枯瘦憔
悴的感覺。
去泉林，是為去觀泉，象形的泉，「雪花

泉」、「繁星泉」、「金聚泉」、「蓮花泉」、
「石豆泉」，依次而現，那靜止的泉，紋絲不動
的一潭，就像一塊透明的琉璃，清澈如碧，波瀾
不驚，泛出大大小小的氣泡，如萬斛蕊珠，漱玉
一般，渙然如蓮。這平靜的潭中，舊的水源剛剛
流出，新的水源就赫然融入，一股股新鮮的活
力，就這樣不動聲色地悄然傾注，而那如鏡的池
塘，卻不現一絲激起的紋路，哪怕輕輕、淺淺的
一點。這就是泉林的泉，看去靜止，卻細流涓
涓，彷彿只有這樣，它才不涸不竭，瀠洄終年。
而那淺淺的紋路，是否就能劃開一點聲音：

「嘩—嘩嘩—」，讓我們聽見？不，泉林的
泉，要麼泉眼無聲，要麼水勢滔滔，玉屑飛濺，
因而，它們又被稱作「鳴玉泉」、「響水泉」、
「石縫泉」和「趵突泉」。明代太守張文淵有詩
為證：「萬壑中間見此泉，分明文趵突平田。勢
雄百澗宜皆殿，聲振千林讓獨先。」工部官員王
寵亦在《觀泉亭記》中描繪：「其泉之巧，有若
人博而湧激者，謂之曰『趵突泉』……」
去泉林，為的是聽泉，而不僅僅是觀泉。於林
中，我樂於聽風；於山中，我樂於聽雨；而置身
泉林之藪，我樂於聽泉。聽，自然是在眼中，在
心上，在與古人歷代詩賦歌吟的共鳴裡。
泉林的泉，不像高山流泉那樣，有着不可阻擋

的氣勢，流泉之聲，聲震百澗。泉林的泉，像個

嬌羞的少女，在綠樹的濃蔭裡沉醉，在清澈的水
波裡蕩漾，她似夢似幻，聲色不動，裙裾飄逸。
據《泗水縣志》記載，泉林「大泉五十有四，小
泉不可勝數」，見於典籍記載的就達一百多處，
它「泉源密佈，珠聯星列，五步成溪，百步成
河，泉溪相連，互相灌輸，擠擠挨挨，難以計
數，其密集程度絕無僅有」。
我去聽，聆聽一位儒家老人在陪尾山下泉水旁
邊留下「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的慨歎，於是
那些泉，便與儒家文化有了一定的淵源，成為點
綴在孔孟之鄉的一顆璀璨明珠。沿着的歷史傳說
我去聽，酈道元來了，李白、杜甫來了，蘇東坡
來了，于慎行來了，康熙、乾隆兩位皇帝來了，
幾記開道的鳴鑼，我聽見，從歲月深處傳來的獵
獵回聲。
泉林的自然景觀美不勝收，文化底蘊也相當豐

厚，無論是「品推黑虎勝，合作玉虹流」的黑虎
泉（明代治河都御史章拯詩句），還是「冷冷清
泉苦鬥奇，蕊珠萬顆弄漣漪。瀠洄觸石聲如咽，
疑是鮫人抱泣時」的趵突泉（明代縣令張祚詩
句），都留下了文人騷客的足跡。這裡值得一提
的是，清時康熙乾隆二帝就先後數次駐蹕泉林，
並幾番在這裡修建御苑，更加使這裡聲名俱顯。
水澤豐沛，綠樹繁茂，於是泉林，不僅是泉水
如林，多如牛毛，而且林木茂盛，環境優美，明
代于若瀛曾描寫當時的景色：「陪尾之南，修木
千章，蒼翠落水，上下一色。」那麼這座清時的
御苑，當初也必是景致錯落，清幽如畫。為此康
熙皇帝專門為駐蹕泉林而著書，寫出「密柯重林
帶野煙」的《泉林記》，乾隆皇帝也有「林色泉
聲欣始遇」的詩句留存於世，他們都把林木視作
泉林的重要景物，且頌且賞，徜徉於林光泉韻之
中。

泉林之林，是泉水的重要依託。泉林之美，最
巧妙的，莫過於「泉」、「林」兩字的結合，這
樣的結合，讓人生出萬簇林泉無重數的感覺。較
之歷代文人墨客，當年的康乾兩帝對泉林更是偏
愛，曾經興會淋漓地寫下「川氣滃然連古樹，暮
春邈爾隱遙岑」、「拂埭竹簧常入座，搖窗松蓋
亦籠岑」、「嫩綠初看拂籟輕，春煙一片忽來
橫」、「芳勒杏花春未放，素皴杞樹雪初晴」的
詩句，字裡行間，溢美筆端，在帝王心中，都堪
媲令人陶醉的水鄉江南。
沿着這些古籍的字裡行間，我看到了明代太守

張文淵的「萬壑中間見此泉，分明文趵突平田。
勢雄百澗宜皆殿，聲振千林讓獨先」，文學家于
慎行的「林麓黝儵，大木千章，非楸非梧，輪囷
離奇，臃腫附着，如芝如菌，如鳥雀巢，效奇呈
巧，務為相勝。而其枝幹下垂，又往往如虯龍盤
蟉，其根上搏，又若相噬……」。
史書記載，乾隆帝幾下江南，每到一處，都謁
聖覽勝，行至泉林，見風景如畫，依依不捨，遂
修宮建苑，寫下「泉林豈是泛林泉，聖跡昭如雲
漢懸」，意為泉林之地絕非一般林泉相比，而是
聖源，聖泉，並稱頌，「林是儒林泉聖泉」，將
其泉林行宮的居所命名為「近聖居」，就連行宮
八景中的柳煙坡、古蔭堂、紅雨亭都巧妙地利用
自然景物和歷
史遺蹟而建。
至今天，雖然
歷經風雨聖跡
不再，但仍讓
數百年後的人
們 ， 尋 訪 古
意 ， 沉 味 其
間。

古韻泉林
百
家
廊

若
荷

﹁
小
龍
女﹂
陳
妍
希
和﹁
楊
過﹂
陳
曉
戲

假
情
真
，
拍
︽
神
鵰
俠
侶
︾
一
劇
定
情
，
陳

妍
希
雖
因
身
形
發
福
被
嘲
笑
為﹁
小
籠

包﹂
，
兩
人
不
隱
瞞
戀
情
，
今
年
八
月
底
承

認
譜
出
年
紀
相
差
四
年
的
姊
弟
戀
，
兩
人
剛

承
認
戀
情
不
足
兩
個
月
，
便
同
遊
巴
黎
。
事
前
陳

曉
做
足
準
備
，
在
浪
漫
之
旅
中
，
出
動
價
值
一
百

六
十
萬
元
人
民
幣
︵
約
一
百
九
十
六
萬
港
元
︶
鑽

戒
向
陳
妍
希
求
婚
，
一T

ake

求
婚
成
功
，
抱
得

美
人
歸
。
那
些
年
我
們
一
起
追
的
女
孩
給
陳
曉
私

有
化
了
，
試
問
有
哪
個
女
生
，
在
巴
黎
鐵
塔
下
，

對
自
己
情
深
一
往
的
男
人
求
婚
，
會
來
個
反
高
潮

拒
絕
？

求
婚
消
息
傳
出
後
，
雙
方
經
理
人
反
應
各
異
，

陳
妍
希
透
過
經
理
人
回
覆
：﹁
現
在
真
的
很
享
受

快
樂
戀
愛
的
喜
悅
，
有
進
一
步
消
息
一
定
會
通
知

大
家
！﹂
陳
曉
的
經
理
人
則
答
：﹁
不
太
清
楚
藝

人
私
人
事
。
如
果
有
喜
訊
，
希
望
得
到
大
家
祝

福
！﹂
都
是
不
承
認
、
不
否
認
，
前
者
則
難
掩
喜

悅
，
後
者
言
詞
謹
慎
，
較
為
官
方
。

雖
然
對
陳
曉
的
認
識
只
限
於
楊
過
這
角
色
，
卻

感
覺
他
是
個
暖
男
，
欣
賞
他
愛
得
坦
誠
，
勇
往
直

前
，
公
開
向
女
友
作
出﹁
愛
的
承
諾﹂
：﹁
總
有

一
天
，
你
會
跟
我
姓
！﹂
任
何
女
生
都
會
被
攻
陷
。

有
指
陳
曉
的
求
婚
鑽
戒
只
有
兩
卡
拉
，
似
乎
輕
巧
了
一

點
，
大
家
可
能
給
海
綿
哥
哥
和A

ngelababy

的
盛
大
隆
重

婚
禮
寵
壞
了
眼
界
、
容
縱
了
勢
利
，
一
隻
鑽
戒
價
值
二
百
萬

港
元
，
不
是
一
個
小
數
目
，
況
且
兩
情
相
悅
，
一
隻
兩
元
的

塑
膠
戒
指
也
物
輕
情
重
，
好
像
梁
朝
偉
，
當
年
向
劉
嘉
玲
求

婚
是
用
蘭
花
自
製
一
隻
戒
指
，
劉
嘉
玲
已
大
為
感
動
。

藝
人
願
意
公
開
戀
情
，
因
為
他
們
知
道
粉
絲
開
明
，
不
像

從
前
，
其
實
只
要
看
看
謝
安
琪
、
楊
千
嬅
結
婚
產
子
後
，
事

業
不
單
止
不
受
影
響
，
反
而
更
上
一
層
樓
，
相
信
陳
姸
希
也

不
例
外
。

陳妍希 陳曉愛得漂亮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泗水縣有不少泉林風景區泗水縣有不少泉林風景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